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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与港澳合作的具有“破坏性创造”特征的产业创新生态体系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采用田野式调查，基于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提炼，抽象出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重构的战略取向与路径选择。研究表明，应完善“知识经济－参与主体－商业经济”为循环的生态重构机理，构建基于全球化生产体系、国家创新与治理体系的大湾区产业集群创新生态价值网，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资源统筹、产业与创新协同的高度合作的共同体，驱动技术与市场双颠覆，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由“创造性破坏”向“破坏性创造”转变的策略选择。进一步，从科技产业应用圈层建设、完善合作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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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d Path Selection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iu Jing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Guangdong，526061)

Abstract:The key to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to reconstruct the industrial innovation ecosystem characterized by "destructive creation" in cooperation with Hong Kong and Macao.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path choice of the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re abstracted.Study shows:Should perfect the "knowledge economy - players - commercial economy" for the circulation of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based on the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the industrial cluster innovation ecological value network should be built up,in order to build the whole public body which have the height of the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synergy cooperation community, double drive technology and market.It should achieve a strategy choice which drive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from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to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shif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Further, the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on of application circ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improvement of cooper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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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湾区经济时代已大步向我们走来，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良好条件。目前，珠三角工业发展总体处于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时期，并伴随着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正处于知识型、专业化、多样性以及模块网格化发展的智能时代转型，具有后工业化特征的制造业生态体系将是一个基于全球价值网的复杂性和融合度极高的产业生产体系，为适应这一变化，我们需要新的战略来指引。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的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与协同发展已进入实质阶段。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产值已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在经济总产出中所占比重较大。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技术创新正在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深刻调整。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推进关键共性技术、前沿领先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重大创新突破。大力支持建设科技强国、全球科技创新重要源泉和新兴产业，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和重要责任。
2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bookmark: _GoBack]以“创新性破坏”为特征的珠三角原有产业创新生态需要重构。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产品已遍布全球，并跨入世界前列，成为制造强区，部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但现在客观综合来看，通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珠三角传统制造业集群以广东给土地、全国提供劳动力和制度红利的方式取得了加工贸易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其产品对国外同行来讲，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创造性破坏”，但目前，珠三角制造业集群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传统制造业集群企业集聚化、专业化程度低，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研发创新能力不强，企业间的竞争大于合作，支持功能不强，结合程度不高。面对劳动力减少、制度红利消失、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等困境，原有的“创造性破坏”模式已不可持续，其“孤岛效应”日益显现。上述基于成本比较优势的低层次产品出口带动型珠三角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是一种以耗费资源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明显缺乏内生的适应性动力，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劳动力供给紧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加上土地等资源的稀缺与耗费等已到了一个瓶颈。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中央给政策、外商给资金、全国给劳力、广东给土地”为特征的“孤岛效应”逐步显现。“孤岛效应”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支撑其发展的四个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当前，制度优势正在弱化，外商资本空间格局正发生改变，外资优势也正逐渐淡化，全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土地资源逐渐稀缺，上述变化已成定势。随着这四个支撑条件逐步弱化，珠三角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孤岛效应”所释放出的经济快速增长不可持续性也逐步暴露。这也表现为珠三角地区原有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已需要重构优化，否则，很难实现基于与港澳合作的珠三角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提升，促进传统制造业集群向创新型集群迈进的重大目标。因此，打破珠三角地区原有产业创新生态体系，重构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合作为内核的产业创新生态是一个重大挑战。
创新范式由线性到系统再到生态的研究脉络，使得创新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内许多学者对创新生态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并提出许多观点。在概念界定方面，许冠南等指出，创新生态系统是知识与商业深度融合的体系[1]；刘静等对创新生态系统进行了定义，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为了实现价值共创，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组织之间、创新组织与创新环境之间形成协同创新的共生共荣的动态网络系统[2]。在影响创新生态构建的因素分析方面，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也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如：梁林等则从国家创新生态体系的对外部冲击和扰动的抵御能力展开研究[3]；张运生等则指出，技术标准为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纽带[4]；韩少杰等认为企业开放式创新范式与创新生态系统的融合推动了企业中心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5]；刘兵等则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人才配置协同演化路径方面展开了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6]；徐君等着重对资源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指出资金对其影响最大[7]。在现状与比较研究方面，温科等则具体对我国制造业创新生态的现状展开研究，并指出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产业创新生态持续处于不协调状态，亟需解决[8]。郭丽娟等则以硅谷为例展开研究，并指出大企业和初创企业共生的学习竞争机制，大学、行业、政府多向互动交流机制，以区域科技联盟为平台的协作机制，以小企业为核心的科技服务网络运行机制和联邦政府的法律规范引导机制是构建创新生态体系的重要机制[9]。
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和创新生态建设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如：冷梅等指出广东和香港都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任务，需要协同发展高新科技产业[10]。向晓梅等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需要创新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全面融合机制、协同研发与新业态共育机制以及国际国内市场双向拓展机制[11]。陈燕等基于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9市2区19个行业数据实证指出要从国家层面顶层规划和建立产业耦合机制，突破同质竞争难题[12]。龙建辉从历史的角度，通过珠三角至大珠三角与泛珠三角，再至珠江－西江产业发展带，粤港澳大湾区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交叉着区域间的合作与演进，为珠三角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13]。叶林、宋星洲通过研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基于高端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协同创新的网络还未真正建立，城市间产业的同质竞争仍十分严重，上述问题均影响大湾区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14]。覃艳华、曹细玉则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的能力仍十分薄弱，科技要素分布十分不平衡，这直接影响着珠三角地区传统制造业的发展[15]。李均则预见到，未来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协同创新发展是大湾区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它们为大湾区高品质发展提供高端人才要素与技术创新要素，并指出高校是知识创新的源头所在，企业是创新网络的主体，政府与中介机构起催化作用，这将有效地支撑产业集群升级[16]。汪云兴则基于全球联合创新的角度，指出港澳的国际化、开放型程度很高，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创新合作的大平台，可以构建面向国际的创新与产业发展平台，这对于复杂环境下，产业集群的发展十分有益[17]。游玎怡等学者指出，创新生态系统观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制定政策措施的基础[18]。
上述研究表明，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深入研究仍相对较少，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产业协同创新战略研究也没有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由此，如何打破珠三角原有产业创新生态，重构基于粤港澳合作的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体系，需要系统来思考。为了很好的分析解决这一问题，近两年来，我们深入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采用田野式调查对几个自贸区进行调研，收集大量材料，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重构应着重从产业创新生态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出发，要以系统和务实的思路去破解合作发展中存在的现实困难，打造一个面向全球，开放式的和便于创新，具有“破坏性创造”特征，充满活力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体系。
3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重构的发展基础与现实困境
3.1重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的发展基础
如表1所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拥有6765万人口和5.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两项数据都在四个湾区中排第一。从经济总量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在2017年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GDP，超过了1.4万亿美元的纽约湾区和0.8万亿美元的旧金山湾区，仅落后于1.9万亿美元的东京湾区。但从人均GDP来看，旧金山湾区第一（10.2万美元/人），粤港澳湾区的人均 GDP仅有2.2万美元，排名最后。从产业结构来看，2017年，三大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均超过80%；其中，纽约湾区三产业占接近90%，粤港澳大湾区三产业占比最低，仅有55.6%。
[bookmark: _Toc22425]表1 2017年四大湾区经济数据对比

	指  标
	旧金山湾区
	纽约湾区
	东京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

	GDP（万亿美元）
	0.8
	1.4
	1.9
	1.5

	人均GDP（万美元）
	10.2
	6
	4.3
	2.2

	人口（万人）
	768
	2340
	4347
	6765

	土地（万平方公里）
	1.8
	2.2
	3.7
	5.7

	第三产业占比（%）
	82.8
	89.4
	82.3
	55.6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2018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从专利数看大湾区创新潜力，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从2013年－2017年，这一数字从7.1万件增加到25.8万件，增速分别为15.01%、45.85%、49.67%、24.92%和33.19%。从四大湾区发明专利数量对比来看，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增长率为33.19%，东京湾区为-0.38%，旧金山湾区为-1.86%，纽约湾区为-3.73%，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明显的加速度。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正视：改革开放40年，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是靠国家给政策，全国给人口，自己给土地的模式较粗放地发展起来的。以人口为例，如图1所示，《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数据指出，直至2016年，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达到了惊人的2647.97万，占常住人口的44%，是全国外来人口占比最高的城市群，甚至一些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城镇，其外来人口总量比户籍人口总量还要高。珠三角地区丰富的就业机会吸引的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为珠三角城镇化建设带来了雄厚的劳动力，他们大都从事加工、服务业，是珠三角企业第一轮发展的基石。但从另一人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以珠三角地代表的制造业发展，不得不面对全国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政策优势消失以及土地紧张等要素的变化问题。此外，粤港澳大湾区二产比例较高，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均成为大湾区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3.2大湾区城市群合作仍然存在着主观与客观上的困境
Ron Adner指出，创新往往不是单个企业可以完成伟大的事情，而是通过一系列互补的合作伙伴，创造一个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产品，或一个好的创新项目的支持，如果没有其他支持企业的知识创新，将大推迟竞争优势的构建，这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19]。可以看出，创新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创新群体之间相互作用、创新群体与创新环境之间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创新社会主要由各类企业、中介机构、科研机构等组织构成，创新环境主要由经济、技术、文化等因素构成。各种创新群体及其创新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一种良性的生态循环系统，贯穿于创新的整个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制约创新效率的瓶颈。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已经实施，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但大湾区城市群合作仍然存在着一些瓶颈。首先，“一国两制”框架下易造成区域分割，不同于世界上其它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内存在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税区，客观上限制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内部未能构建起统一市场。其次，是对构建紧密型经济体的设想与措施，内地热、香港冷，理念、认知、行动上存在差异。港澳对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思路不清，在特定领域存在排斥与内地合作的现象。除上述方面以外，粤港澳大湾区在整体协同能力、创新发展、群效应、一体化和资源共享等方面还存在着十分艰巨的困难，这些都需要我们系统去考虑与解决。
4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重构的机理分析与路径选择
4.1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
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Industrial Cluster Ecosystem）本质是创新组织及其支持环境，它们通过一定的机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完成能量循环和知识、信息的流动。在创新过程中，创新组织与其相关组织不断产生联系和资源交换，并向网络化和系统化的新型组织模式演进。建设一个创新生态系统的目的是解决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突出矛盾，限制独立组织，的倡导多元化合作的创新能力，创建充分共享或可利用的高端稀缺资源集聚的创新环境，以便指导各类创新组织更好地利用外部创新资源加强核心技术等攻关，实现创新目标。此外，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可以提高创新网络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最终使系统所有成员都受益。
从组织生态学的角度看，如图1所示，产业集群的创新生态系统可分为四个层次:创新组织、创新人口、创新社区和创新生态环境。

 
图1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的“双钻石”框架模型
具体解构为：其一，创新主体层，它们具有生长和自适应的特点，能对外部市场环境的更新进行反馈与适应，主要包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金融和各种中介机构等。其二，同质的创新组织层，这层级中的创新组织需有相同或相似的特性，这些创新组织通过某种关系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具有一定的空间格局，能生态、繁殖和发展，并与外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创新组织有着较为清晰的分工，包括：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创新服务、创新投入、制度创新等组织，而每个组织又均由创新主体构成，形成乘数效应，有有效地动员和配置社会资源以及持续支持集群创新。其三，创新社区，如自然环境一样，由创新主体、创新组织联结而形成一定的环境，并集聚而成特定时间、空间的聚焦群体，不同类型的群体而形成创新社区，是集群创新生态的重要总要组成部分，这一创新社区与各创新群体与创新主体间相互影响，共同决定着其结构、功能和多样性发展，因此，每个创新社区均有着自己不同的结构与功能。其四，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环境，即创新主体、创新组织与创新社区所存在的整个相互关联的集群环境，这主要是指生态、自然、科技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大环境，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和互补、稳定的、良好的支撑体系。
如图1所示，技术创新种群占据市场，原始创新种群是新产品、新技术的提供者，有大量的人才和知识储备；创新服务群体具有多种技术转化、孵化的渠道，并提供与其他技术或服务群体的联结纽带；创新投入群体则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对于有前景和潜力的行业或企业注入资金（血液）；而制度创新群体则有调整和制定政策的控制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各群体间相互影响、优势互补，能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尽管存在上述几个层面的内在机理与构成，但这些层面的因素并非完全独立，他们从本质上来讲是相互融通、密切联系的整体，一旦形成合力，能为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竞争力提供动力源，因此，他们具有高质量发展驱动的内生合意性，是破解珠三角或者说是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问题。
4.2重构机理分析
将上述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内嵌于一个更大的系统中，而这一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重构的机理是基于创新需要从技术与市场两个方面进行考虑的角度。一方面，通过对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投入，以知识吸收的方式，通过协同创新进行原创性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对技术进行检验，因为消费者往往不会为没有实质功能的技术创新买单，因此，技术创新需要与市场进行耦合，从而实现商业化。此外，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实现应用新技术的产品从低端或新兴市场以及他们的混合市场进行突破，从而实现逆袭，占领这些市场后，再谋划颠覆主流市场的产品，从而由边位企业上位为占位企业，成为行业的领军。这一思路是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重构的内在机理。而要实现这一机理，需要我们进行系统再造。如前所述，将上述因素通盘考虑后，构建如图2所示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重构机理与路径图。
首先要阐述这一示意图中的内在机理。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一定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但往往在分析时，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对其进行简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重构的内在机理应基于全球化生产体系、国家创新与治理体系、“知识经济－参与主体－商业经济”的产业创新生态重构规律的内在机理，以促进珠三角传统产业集群为核心，加快打造一个粤港澳大湾区资源统筹、产业与创新协同的高度合作的共同体。
[image: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体系图]
图2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重构机理分析示意图

这种机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和两个动力机制来分析。三个机理层面为：第一个层面为知识经济层，遵循“研究经费投入—理论研究（基础应用研究）—产出：发现、发明与突破”内在机理运行。第二个层面为创新主体层，遵循“企业—院校—政府－中介—风投”的相互作用的组织结构。第三个层面为商业经济层，遵循“研究试验开发—产品开发（生产制造）—销售推广（商业利润）”的内在机理进行动作。这个三个层面的内在机制共同构成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部分。两个动力机制可以表述为：系统在体制机制以及制度规则的作用下进行运行，而创新文化以及隐性关联的其他因素也对此系统会产生影响，从而促进该系统推陈出新，不断解构与重构。
4.3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重构的路径选择
4.3.1大湾区创新生态重构的路径选择
分析至此，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实际发展，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他是一个多维度的系统，围绕前面的阐述，应从多个层次进行的内在机理出发，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自身发展特征，实事求是地开展路径开展设想与构建。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支撑，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战略，实现珠三角产业集群由“创造性破坏”到“破坏性创造”的转型。如图3所示，将图1中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的“双钻石”框架模型内嵌于图2中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重构的分析框架中，并融入体制、机制与相关制度建设以及文化和责任担当等因素，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的创新体系部分。以产业环境、制造企业、和平台建设等内容构建产业生态体系。通过知识网络、市场网络、产业链分工与协同、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信息化网络技术“溢出”等渠道，将创新生态与产业生态融合，以竞合机制、扩散机制、学习机制和协同机制等驱动，实现制造业主辅分离、科技成果上市交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协同演进的动力，从而最终演化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重构的路径选择。


图3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价值网重构的路径选择
4.3.2具体路径分析
1.构建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目前低效的分工体系和协同创新效率对产业升级以及高端生产要素集聚的制约因素，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生态体系跃迁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升级的可行路径为构建基于全球联合创新体系的产业创新系统，这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一方面基于国际规则等和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构建体系的协调机理。另一方面，从创新生态体系的角度，以核心企业、研发机构、服务中介、政府机构等多方面构建微观主体系统。基于此体系，能有效解决实施原创性的技术颠覆所面临的高端资源不足的问题。在这一体系网下，基于现代信息技术，能有效整合全球创新资源，解决技术的原创性问题，为技术颠覆提供条件。
第二，行业与企业以知识网络融入、市场体系融入、产业链融入、全球价值链融入以及信息网络融入为机理，全面融入基于全球联合创新体系的粤港澳大湾产业创新系统，驱动知识溢出、知识吸收与企业实施原创性创新充分耦合，从而解决传统产业生态体系的低效分工、交易与创新效率不足等制约因素。
第三，从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主要是指低端与新兴市场）、科技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构建产业发展环境体系，从制造企业、服务平台和监管体系等方面构建产业协同、融合发展的生态体系，以解决传统制造业企业利用商业模式创新等方式，驱动对市场的颠覆，弥补技术上的不足，从而实现转型升级。
第四，构建基于知识共享、知识溢出、知识吸收以及提供个性化、专业化、功能化的集群服务，发挥集群服务对传统制造业集群的“拉动”作用，以产业协同演进，完善激励企业实施破坏性创造的机制，构建基于全过程控制、系统持续改善、协同竞争、共享共赢的产业创新体系网驱动模式，以面向优化的复杂性创新型产业集群组织范式，完成集群企业实施技术与市场双颠覆。
2.促进产业集群融合发展
突出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转型升级、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导向，理顺服务业跨产业、跨业界渗透融合的体制机制，引导服务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发展和消费升级协同融合发展，进一步拓展广东服务业发展空间。推动服务业跨业界渗透融合发展。创新合作模式，建设一批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充分发挥广东优势制造业发展的集聚效应，依托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围绕生产性服务业的共性需求，创新合作模式，建设一批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为企业提供融资租赁、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质量认证等公共服务。发挥创新生态体系对粤港澳大湾区以制造业集群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升级的“拉动”作用，继而实现创新型产业集群。
3.提高技术吸收能力
珠三角迄今为止的技术创新还主要停留在简单的模仿上，尤其是在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上，吸收和再创造不足。所以，珠三角在养成自主创新机制的同时还需要继续促进以模仿为主的技术升级方式，重点是要提高吸收基础上的再创造。发达国家进行单项技术研发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所负担的成本要低、承担的风险也要少得多。因而，发展中国家考虑其有限的资源禀赋、知识储备、人均资本拥有量以及技术研究和开发的高风险性、高投入、低成功率，选择模仿来实现其技术升级并最终实现赶超是有其必要性的，这也正是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
4.政企共治与企业嬗变发展
综合国内外关于政府与企业“共治”的相关研究，可归纳为五种治理模式，如图4所示，不难看出，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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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须强化自己特色的公共治理能力。与成熟工业国家或地区的完善市场治理相比，广东对治理市场只拥有有限能力，特别是自身的公共治理能力。因此，有效界定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边界，明晰政府的作为范围，提供企业一个更好的创业创新环境，让他们能有所作为，而企业要把自己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未来结合起来，这也是企业的责任。行业之间相互依赖的模式是不同的，因此，政策制定者也应该考虑到行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广东可试点建立独立产业发展政策制订法定机构，加强对新兴技术的公共补贴，配套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此外，更强的专利保护将增加做研究与发展（R＆D）的动力，并产生新知识的激励，这种新的知识对创业和破坏性创造 产生影响，并驱动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footnoteRef:1]，广东有必要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所作为。 [1:  Samaniego，Roberto M.（2013）和Zoltan J.Acs，Mark Sanders.Patents（2012）均指出知识产权对于创业和创新的重要影响，并建议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大胆突破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向国家建议试点建设国家级的专、精、尖人才挖掘与培养管理平台，从本科层次入手，通过该平台从国家和广东的各重点科研院所，挖掘和培育各专业极具潜力、稀缺、高端和极具培养价值的人才，动用国家资源进行培养与塑造，打造人才培养“十、百、千”工程。另一方面，广东企业应嬗变发展实施破坏性创造 。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步入“互联网+”时代，为应对内外环境的变化，企业应围绕日益复杂和个性化的市场需求，整合内外资源，改变创造价值的逻辑和方法，积极开展商业模式创新。
综上，如何培育企业创造能力，促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创造能力的内生互动，构建产业集群创新生态体系，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以及企业实施创造为基础，以知识网络融入、市场体系融入、产业链融入、全球价值链融入以及信息网络融入为机理，全面实施破坏性创造 ，从而驱动知识溢出、知识吸收与企业实施破坏性创造充分耦合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创新生态体系网建设，此种模式下所表现出的产业与创新生态的建立，包括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智慧型、创新型城市的建设等为平台的现实实施载体建设，应为未来政策制定部门和政府决策部门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虽然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已成为我国各界关注的重心，并已成为当前外商投资我国的新热点，而且主管部门正在筹划设立多个跨国或跨区域合作的试验区或特色发展平台，但也要看到，珠三角仍有多数企业沉迷于模仿性创新所带来的近期与微薄的利润，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市场经济格局的变化与国际竞争的残酷性，企业创造能力仍不足，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化不高，而且没有有效集聚；分工与合作机制不完善，外资投资结构仍偏重于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鼓励企业开展创造的政策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面对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必要性，粤港澳大湾区只有下定决心构建基于全球协同联合创新生态体系的产业集群创新生态价值网，驱动技术与市场同时颠覆，才能尽快实现珠三角传统制造业集群向创新型集群跃升。
5重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生态的对策思考
5.1打造“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创新极
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核心，依托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大创新平台以及重要载体（见表2），打造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科技创新极；加快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新区、落马洲河套地区和香港科技园等创新合作基地建设，以多层次创新合作基地、创新平台为基础，网络化、立体化推进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表2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极及主要载体建设

	城市
	主要载体

	香港
	主要依托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香港研发中心、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等国际先进研究机构。

	澳门
	主要依托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机构。

	广州
	主要依托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科院广州分院等机构和研究型企业。

	深圳
	主要依托清华大学-伯克利深圳国际校区、北京大学深圳校区、哈工大深圳校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兴通讯、华为等）、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等。


[bookmark: _Toc482371407][bookmark: _Toc473882819]
5.2构建“珠海－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肇庆”科技产业应用圈层
[bookmark: _Toc473882821][bookmark: _Toc482371409]充分发挥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7个城市的产业创新优势，依托东莞松山湖、佛山中德服务区、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中山火炬开发区等珠三角重大发展平台，加快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发展与应用圈层的建设。将珠海打造成珠江西岸区域创新中心、粤港澳创新合作重要先行区、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将佛山打造成辐射西南地区的创新驱动先锋城市、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带的创新引擎、华南科技金融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将惠州打造成特色型产业创新基地（电子信息、石化、物流等）、世界级云计算智能终端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基地，推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将东莞建成国内领先的创新型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基地、华南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推动区域产业创新升级。将中山打造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国际科创和金融中心拓展区，使之成为珠江西岸创新创业高地，支持翠亨新区逐步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平台。将江门打造为大湾区西岸产业创新基地，“小微企业+华人华侨”双创示范区。将肇庆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与大西南科技产业链接中心、重要区域创新节点、科技成果产业化拓展基地，支持肇庆高新区发挥科技创新综合优势，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国家级高新区。
5.3完善大湾区创新合作体制机制
加快完善大湾区创新合作机制。探索建立大湾区科创联席会议协调机制、科技创新战略框架、科技创业合作框架、标准体系合作机制。建立符合创新规律的跨区域政府管理和协调制度，完善创新收益分配制度。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投入制度，探索建立适应大湾区的创新人才发展制度，积极开展创新政策先行先试。
共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建设知识产权运营交易和服务平台。合作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战略合作，推动粤港澳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及贸易发展，助力高端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
合力制定产业技术合作创新推进计划。围绕粤港澳的产业定位以及重点产业技术突破和应用需求，加强原创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突破。针对下一代通信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装备制造、汽车等重点产业领域，加强产业技术链的技术分析，归纳技术链主要环节的构成与研发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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